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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城的七月，喜事连连。
人们还沉浸在西十高铁开通
运营的幸福之中，又一场国际
赛事如约而至——22℃天然
氧吧·2026 世界中学生排球锦
标赛在商洛拉开帷幕。一张
张青春洋溢的笑脸，一个个矫
健的身影，成了这个七月最美
的画面。

山城的清晨，被一声声音
符般的鸟鸣唤醒，沉睡了一夜
的人行步道，也被一串串缓慢
或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一人
慢行，两人结伴，三人成团，人
们迈着轻快的步子，惬意地散
步。清爽的夏风吹过丹江水
面，拂过步道旁摆放整齐的农
家蔬菜和瓜果，还有那居家巧
媳妇一针一线纳的猫娃鞋、虎
头帽，把山城独有的美，递到
每一个路人面前。农家人嗓
门大：“刚从架上摘的黄瓜，
嫩太太！”“桃是自家树上结
的，甜得很，你尝！”质朴又热
情的叫卖声喊出了藏在东边
山尖后的红太阳，慢慢地，万
道光芒洒下，与路人撞了个
满怀。

“去看排球赛走。”
“听说是些年轻娃在打？”
“人家是青少年排球赛，

不是娃打还是老汉子在打？”
一阵“哈哈哈”的笑声中，

两位中年大姐说笑着向前方
走去。路边的凌霄与月季开
得正好，随风摇曳的朵朵花
儿，也努力为这美好的七月贡
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对
29 个国家和地区青少年排球健儿们的欢迎致意，也是对这一
方小城里故人的热忱回应。

花香裹着丹江的水汽漫过了步道，顺风钻进了体育馆的
门窗，与看台上观众的呐喊声融为一体。开幕式上，观众云
集，参赛运动员意气风发，列队入场。璀璨的烟火腾空而起，
欢快激昂的音乐点燃了全场热情。赛事期间，这一方小小的
天地，以包容的姿态，接纳了不同国家、不同面孔的来客。体
育是超越国界的通用语言，是无形的纽带，在这里，这一群青
春的少年，用尽浑身力量，贴地垫球、腾空扣杀、跃起拦网、快
速扑救，用精湛的球技、滚烫的斗志，把青少年蓬勃的朝气和
拼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赛结束后，音乐响起，不同肤色的手搭在一起，大家击
掌、相互拥抱、合影留念。这一刻，没有比分、没有名次、没有
冠军，只有来自小城赛场的松弛感和那份萍水相逢的温暖，
在相机快门按下的那一刻，瞬间便是永恒。这份热闹的背
后，藏着小城这几年最动人的奋斗底色，以体育为纽带牵起
远方来客。沙排 U19 世锦赛、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等一系
列高规格国际赛事，纷纷落入这座“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
城。借着赛事的东风，健身热潮也漫进了小城的角角落落，
新建改建的排球场、体育公园、口袋公园、健身步道，成了小
城人出门即健身的幸福日常。

场内赛事激烈，场外烟火升腾。晚风里，健身广场上的
DJ 音乐响起，在一群舞姿优美的身影后面，几个外国孩子用
极不协调的动作舞动着，脸上尽是兴奋与欢喜。旁边的一个
大姐看见了，走过去示范，虽然言语不通，但踩着节拍的脚
步，跟着比画的手势里，藏着默契。

华灯初上，夜市摊上热闹非凡。香味飘得老远的关东
煮，烧得滋滋作响的烤肉和鱿鱼，底部烙得金黄的水煎包
……眼睛刚看见，脚步便停在了原地。两个黄头发蓝眼睛的
帅气小伙子站在包子摊前，叽里咕噜地用彼此才能听懂的语
言交流着，摊主笑眯眯地示意他们坐下，麻利地给每只碗里
放了底部金黄的水煎包，转身又舀了两碗熬得稀稠恰好的红
豆糊汤放在他们面前。小伙子们吃了几口，频频点着头。吃
完起身，他们要扫码付款，摊主忙一手遮住付款码，一手连连
摆动，说道：“不要钱！商洛欢迎你们！”两个孩子竖起了大拇
指表示感谢。这时，旁边的老顾客喊道：“李哥可以啊，包子
连外国人都夸上了！”摊主收拾着碗筷，道：“去年排球赛也有
外国人来吃，和今天一样，不收钱！”

这样的情景，在州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有场馆
门口自动递水的志愿者；有免费送运动员回酒店的爱心司
机；有擀面皮里多加了两勺坚果碎的大姐；也有大雨点子落
下那一刻，把伞塞进运动员手中的市民……这些细碎的，没
被说出口的温暖，每天都在州城上演着。

最美的邂逅，不是刻意的相遇，而是那些不期而遇的温
暖：看台上喊出的一
声声加油，广场舞中
不用翻译的手势，包
子摊前付款时善意
地摆手……都成了
这个七月，小城最温
暖的印记。

温

暖

的

邂

逅

温

暖

的

邂

逅

薛
海
霞

薛
海
霞

商
洛
山

（总第2900期）

刊头摄影 杨 鑫

20 世纪 70 年代，我出生在商洛地区
的商县。半生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都
和翻越秦岭有关。

那时候，从商县去西安，只有几班破
旧的班车。车身的白漆脱落得斑斑驳驳，
像长了不规则的苔藓，有的车窗没了玻
璃，用硬纸板和塑料布胡乱挡着，车子一
开，哗啦哗啦响个不停。车厢里的木板座
位，早被磨得油亮，有些已经松动，人一坐
上去，它就“吱吱呀呀”地抗议。遇到坐车
的人多时，运输公司临时调来解放牌大卡
车，车厢上搭着深绿色的篷布，车厢里没
有凳子，说是坐车，实际是“站车”。

记得有一年冬天，班车过黑龙口，开
始爬秦岭那段俗称“十八盘”的连续弯道
时，突然“吭哧”几声，就没了动静。司机
跳下车，捣鼓了半天，手上、脸上蹭满了油
污，最后还是摇摇头，一车人只好下车
等。山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生疼。直
到天擦黑，才等来另一辆过路的卡车，把
大家拉到西安。

父亲常说，他们那辈人，真的是用脚
丈量秦岭。去一趟西安，得三五天时间，
一双新编的草鞋走到半路就开了花。“你
们现在能坐上卡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知足吧。”话虽这么说，可我看着他早年落
下的风湿腿，心里总不是滋味。心里暗暗

盼着，啥时候，回家的路能不再这么难？
盼着盼着，路还真就慢慢变了。“依维

柯”客车进了山，车里窗明几净，座椅是软
包的，还有暖气！坐在上面，再也听不到
木板吱呀的惨叫，只有发动机平稳的嗡嗡
声。慢慢地，一个更响亮的名头在家乡传
开了——高速公路。当我第一次坐着大
巴，驶入那条像巨龙一样穿山越岭的沪陕
高速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长
的隧道瞬间吞没光亮，又豁然开朗，高高
的桥梁轻盈地跨过深谷。曾经需要颠簸
五六个小时、让人晕头转向的盘山路，被
一个个隧道和桥梁“拉直”了。仅仅两个
小时，就从西安的城墙根到了商州的家门
口。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头第
一次觉得，家乡和外面的世界，原来可以
这么近。

2004 年，当第一列墨绿色的火车，拉
着长长的汽笛，从山坳里缓缓驶来时，人
群沸腾了。汽笛声那么浑厚，那么悠长，
在山谷间回荡，仿佛一把重锤，敲碎了秦
岭千年来的沉默。我忽然想起课本上韩
愈那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
前”。千年以前诗人的困顿与哀叹，在这
一刻，钢铁巨龙的轰鸣，给出了属于这个
时代的回答。

路通了，山里的“宝贝”也藏不住了。金

丝峡的瀑布、牛背梁的云海、棣花古镇的老
街、江山景区的冰雪世界吸引了天南地北的
游客。更让人自豪的是，商洛的香菇、茶叶，
竟然能坐上“商西欧”专列，一路向西，走到
外国人的餐桌上。小时候觉得遥不可及的
世界，原来就在铁轨的那一头。

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惦念着一件更大
的事——高铁。我像追连续剧一样，关注
着西十高铁的每一步进展：天竺山隧道贯
通了，桥梁全线合龙了，西十高铁全面启
动静态验收，西十高铁全线联调联试……
每一个消息，都让我离那个“风驰电掣”的
梦更近一步。

初夏的风刚刚吹过龟山，这个梦就成
真了。西十高铁开通那天，我特意请了
假，早早来到崭新气派的西安东站。阳光
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洒进来，候车大厅宽
敞明亮，安静有序。

当那列流线型的“银梭子”像一道闪
电，无声而平稳地滑入站台时，站台上响
起一片惊叹声。我随着人流上车，找到靠
窗的位置坐下。列车启动、加速，安静得
只能听到极轻微的风声。窗外的秦岭山
脉，像一幅流动的巨幅油画，斑斓的色彩
飞速向后流淌。我还没从美景中回过神，
广播里已传来温柔的提示音：“各位旅客，
商洛西站到了。”

走出车站，阳光正好。站前广场上，花
团锦簇，人来人往。我遇到了老邻居王大
爷，他正乐呵呵地等着从西安回来的孙
子。“不到三十分钟！屁股还没坐热就到
啦！”王大爷伸出三根手指，脸上的皱纹里
漾着笑意，“我孙子说，以后每周五下班都
能回来，周日晚上再去，方便得像在城里串
个门！”看着他满足的神情，我脑海里瞬间
闪过许多画面：父亲磨破的草鞋、抛锚山沟
的班车、篷布卡车里拥挤的人群……那些
关于行路难的记忆，在这一刻，被眼前这高
效、便捷、舒适的现实温柔地覆盖了。

如今，每次坐上高铁回家，当列车穿过
长长的隧道，那片生我养我的山水扑面而来
时，我心里有着满满的踏实感。高铁穿过秦
岭，从我家门口飞驰而过，它缩短的何止是
里程，更把我人生中关于跋涉的记忆、等待
的焦灼和团聚的欢欣，都串联了起来，最终
铺成了一条宽阔明亮、直通心底的坦途。这
条路，装着我的青春，装着父辈的期盼，更装
着未来无尽的希望。（题图 李雅杰）

高 铁 飞 驰 入 商 州高 铁 飞 驰 入 商 州
寇 子

天刚麻麻亮，斜川湾小学的伙房先
醒了。风箱“呼嗒呼嗒”的声响，撞开了
晨雾。伙房里氤氲的热气从椽缝、门窗
飘出，迎接黎明的曙光。

冬梅在案板上切完菜，听到玉米糁
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揭开锅盖搅几
圈。锅里的饭在熬着。冬梅翻开语文课
本看起来，昏黄的灯光映着她红扑扑的
脸庞。不大一会儿，有老师来伙房打饭，
冬梅听到脚步声，忙把书藏在麦草下。

老师们吃完早点，冬梅抹洗完锅灶，
又坐在炉灶前，拿起书，心里说：“这下该
给自己做饭了。”书里的文字，就像炉膛
里跳动的火苗，把她的心照得亮堂堂的。

三年前，冬梅高考落榜，本可以补习，
母亲却因病卧床不起。父亲既要照顾母
亲，又要耕种田地。冬梅看到累得直不起
腰的父亲，只好认命，放弃了补习。

后来，经人介绍，冬梅和本村当兵的

同学订了婚。鸿雁频传，情真意切。没
想到同学去年提干后，却给她来了封绝
交信。冬梅痛苦不已。后来，她便把心
思用在看书上。

开年来，学校要招一名做饭的女工。
冬梅家离学校很近，便来应聘。老校长见
冬梅长得白净做活利落，便答应了。

和往常一样，等所有老师吃完早点，
冬梅看一会儿书，便回到家里，照顾母亲
起床、洗漱，然后给父母做饭。忙完，又到
学校为老师做午饭。中午是冬梅最宝贵
的时光，她忙完一切，就在伙房看起书来。

有一次，教育组要检查，老校长来伙
房给冬梅叮咛打扫卫生的事。冬梅正在
看书，听到脚步声，慌忙要把书藏到麦草
下，脸红红的。

老校长看到这一幕，笑着说：“冬梅，
好样的，年轻人嘛，抽空多看看书，将来会
有用处的。”冬梅听到此话，小声道：“嗯，

我不会影响工作的。”老校长看到冬梅的
窘态，呵呵一笑说：“谁说学习会影响工
作？”话锋一转：“王老师中师毕业，知识渊
博，有啥问题向他请教。”冬梅点点头。

从此，冬梅学习时不再掖着藏着，有
问题就到王老师宿舍请教。

每天中午收拾好伙房，她便坐在锅灶
前的凳子上，看起书来。窗外的阳光淌在
书页上，冬梅一会儿眉头紧皱，一会儿眸
子生辉……风掀动书页，她的目光始终未
能从文字上挪开。懈怠时，她眼前便出现
一道目光，这光芒从厚厚的眼镜片射出，
温和而沉静，像一抹暖阳，带着无声的笃
定，藏着“你一定能行”的力量。

王老师教语文，正在为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做准备。夜晚，微风习习，月光如
洗。灯下映着一对年轻人的身影。王老
师耐心地给冬梅讲解，声音又轻又慢。
冬梅忽闪着一双大眼睛，露出会意的微

笑。每次都是在王老师的催促下，冬梅
才带着依恋离开他的房间。

冬梅知道王老师经常熬夜学习，来
时会带一些零食：炸馍片、烧红薯、炒花
生……王老师也不客气，卸下眼镜，边吃
边说：“好吃！有你这个小师妹，我真有
口福。”冬梅看到王老师津津有味地吃
着，心里甜滋滋的。

那年九月，学校缺一位老师，老校长让
冬梅代一年级的课。

冬梅有了宿舍，与王老师接触更多
了。一次，冬梅来王老师宿舍，看他正在
洗衣服，冬梅挽起袖子，把王老师的手拨
到一边说：“看你笨的，我给你洗。”王老
师慌乱地推开她：“别这样，人看到会说
闲话的。”冬梅听后，不声不响地走了。

从此，冬梅很少去王老师的宿舍。
倒是王老师很主动，隔三岔五到冬梅的
宿舍坐坐，询问她学习情况，为她答疑解
惑。在王老师的引导下，冬梅参加了中
师函授学习，两年
后毕业。

后来，冬梅考
上了公办老师。那
位军官同学写了好
几封信，冬梅看都
没看，撕碎后扔到
垃圾篓里。

冬 梅
徐玉虎

书画家柴老与我相交十余载，今年他
整八十，为庆寿辰，也为与文友叙旧、共话
书画，他办了一个书画展。

我去看展那天，风刮得紧，街道较往
日清冷许多，只有广场角上几个老年人在
打着拳，一派悠然。穿过广场的绿化带，
迈过十字路口，我远远便望见柴老在文化
馆西墙边忙活。

见我近前，柴老说：“风太大，我手绘
的宣传海报脱落了，我重新粘一下，你最
近还好吧？”我告诉他一切安好，随即同他
寒暄了几句，便上手帮忙粘贴。柴老见海
报上沿够不着，便让我先进展厅看展，等
会儿架个折梯来粘。

展厅的布局很讲究，以他自作的汉俳
切入，算是序言。交叉展出了几十幅书法
和写意竹石。书法兼有对联、册页和整幅
竖屏，字体以行、隶为主，笔力丰健、雄浑，
搭配在写意的竹石之间，将松之朴茂、苍
老与石之峻峭、清灵融为一体，简美至极！

柴老是一个细详之人，每有人进展
厅参观，他总认真讲解，不闲于片刻。我
说他虽已八十，身体仍然健朗，手勤脚勤
心更勤。他笑道：“一辈子就这习惯，闲
不住的。”

谈笑间，他的一位老友进来，我们仨
围桌而坐，谈起城内外的书画轶事。末
了，他朋友掏出几百元，说“八十岁，该是
大喜事，这是我的心意，既是贺展，也是贺

寿！”柴老硬不肯接，回说：“办展就是过
寿，你们能来看展，和我叙旧，谈书论画，
这就够了，怎能污了书画人的名节？！”几
经推让，柴老终是未收。

不一会儿，展厅来了一拨新人，柴老
起身相迎，他的朋友便把钱夹在桌上的书
画册中，然后又笑着同我聊起茶，聊起他
与柴老的过往，那段独属于他们的时光，
那份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

那拨新人大概是院校的书画生，围在
柴老左右，听得极细致认真，几个还在本
子上不时写着记着，很陶醉、很受教的样
子。柴老讲完朝我们走来，拿起桌上的书
画册递给每人一本儿，给他们讲了几句心
里话，关于学业，关于艺术，也关于未来。

这群孩子真是幸运！
等孩子们走后，柴老回到桌前，又

接着刚的话茬聊了起来。我和他的朋
友对望一下，强忍着笑意，见我们俩差
点笑出声来，柴老便诧异地看着我们，
以为自己的头发乱了，衣服歪了，连忙
整理起来。他的朋友见状，只好道出原
委。柴老没有恼，反而笑道：“这样最
好，我的情，你的意，孩子们的心，都有
了着落！”

那天，我们聊至很晚，也一起去西墙
边粘贴好了海报。那海报仿古的底上，绘
着朱砂的兰花和竹石，黑色的标题看起来
异常庄严、醒目！

看 展
吕宏兵

说说 天天地地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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